【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吴艳华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游丽梅  宋小梅  邱晶晶  黄紫茵

一、采访时间

2016年6月1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期刊楼2楼。
三、人物简介

吴艳华，女，1959年出生，1978年考入广州中医学院，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工作。1986年至今先后在《新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3个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主治医师）、副总编辑（副主任医师），副主任、主任，副主编，研究员。兼任九三学社广东省第五、第六届委员及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广州中医药大学九三学社基层委员会主委，广东省第十一届妇女代表（2009年），2013当选为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此外，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报刊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广东省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理事等。多年来从事期刊编辑管理及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并通过坚持中医临床工作的实践，拓展和延伸了编辑视野。所在三个杂志在国内均有较大的影响力，为学校医疗、教学、科研成果的展示和交流提供了良好展示平台，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多项优秀奖，如荣获“首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奖”， “第四届广东省优秀期刊提名奖（三等奖）”、“广东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第四、五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的“优秀期刊奖”等，所在杂志还被评为“广东省科技期刊优秀编辑部”、“全国高校科技期刊先进集体”。其中《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杂志作为中药新药研发、中药临床药理学科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学科的影响指标、影响因子以及学科排序在全国同类期刊中位居前列，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以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成为中医药行业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之一。除编辑工作外，还坚持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主编与参编论著17本（约700余万字），撰写科普文章30余篇，参与了广东省高等学校“九五”规划重点教材的编辑工作，并担任《流行病学》、《传染病学临床专论》的责任编辑（约120万字）。主持和参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厅、省中管局科研项目4项。2002年9～11月应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之邀赴香港为《香港表列中医考试研习班》讲授中医理论课程。2004年与澳大利亚文化交流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了《健康与家庭》杂志任主编。荣获第二届广东省期刊优秀作品选责任编辑二等奖，多次年度考核均评为优秀，2013年荣获“新南方优秀党政管理工作者”称号。

四、采访记录

记：老师您好！您是1978年进入广州中医学院读书的，而1977年刚恢复高考，可以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吗？您当时就读的专业是什么？

述：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停止了十几年的高考恢复了！十几届的毕业生同时参考，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考上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的，当时才15岁。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还在林场下乡，终于盼到了参加高考。据说1977年高考录取率百分之四点多，1978年百分之六点多，我真的很幸运考上了大学！我当时最想学的一是语言类，二是医学。而我高中的班主任（英语老师）非常喜欢中医，建议我报考中医学院，他也算是我认识中医的启蒙老师了，后来果然被广州中医学院医疗专业录取了。其实那时我也不明白中医是什么？那个时代的青年，只要有知识可学，就是无比的幸福！
记：老师刚进入这所学校时有什么感受吗？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的样貌是怎样的呢？

述：到学校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印象最深的是刚入学那时，我们是在礼堂（现在三元里校区的旧礼堂）报到，有同学接待安排我们办手续。学校不算大，有卫生所、球场和游泳池、教室大楼（现在三元里校区的办公大楼）、解剖楼（已经拆建成现在的综合教学楼）、药圃等等，学校周边还都是菜地呢！刚到学校时我们入住的是平房大宿舍，记忆中还有男生安排到女生宿舍，女生安排到男生宿舍的笑话。开学几个月后才调整为8人一间的宿舍，就在现在旧礼堂对面的楼房，后面是药圃，一直到毕业我们都住在那里。
从知青到大学生，对大学生活感到很新奇，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主动性比较强。虽然当时的环境与现在无法相比，但是我们很满足，热爱学习，目标很明确，就是毕业后当上一名医生。我们78级同学中有一部分工作以后下海了，虽然转行，仍然对中医抱着无比的热忱。至今，我们还时常有聚会讨论有关中医学的发展状况和问题。
记：和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相比，当时的专业设置情况如何？
述：我们那时没有分专业， 77级还有药科班，78级只有一个医疗专业，一个年级240人左右，分两个大班，每大班有三个小班，共六个小班。除了一些实验课，其他大多都是大班上课；课程四六分，六分中医，四分西医，学四大经典、中药方剂、针灸、中医内、外、妇、儿、骨、五官等科、医古文以及西医内科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组胚、寄生虫等等。教材是四版教材，据说是唯一邀请西医院校参与编写的教材。实习的时候轮科实习，到医院工作的人时候才分科。
记：像现在我们学校有国际学院境外班，请问您那时候有境外班吗？
述：那时候还没有境外班，但各年级中有一些从朝鲜、日本、阿拉伯、非洲等国家来的学生，我们和他们接触不多，记忆中朝鲜学生总是着装和行动很统一。
记：说到老师的专业，我们也十分好奇您的同门师兄弟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校友？可以分享一些你们之间的校园生活故事吗？
述：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学生，10月份入学，同学们都很好学而且尊重老师，师生关系非常好，常常一下课就围住老师请教各类学习上的问题。课余活动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当时课余时间也就打打蓝球、踢踢足球，或打羽毛球，看看电影，周末时学校还会在篮球场（现在的停车场）放电影。那时候电视还很少，记忆中就是看女排比赛时有时会集中同学看看电视。有时候班里会组织去去郊游。当时学生社团也很少，只有学生会和团支部。体育课有打篮球，跑步，太极拳以及学游泳。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游泳，那时候怕水，就以负重行军代替游泳考试，哈哈。其他更多的时候，就几个人同学一起背背书，相互问问题，讨论问题。学中医有一定难度，但当时我们见习机会比较多，没课的时候就去医院跟老师门诊学习，学习热情很高，老师也很愿意教我们。因为我们同学间的年龄差异比较大，来读书时年纪大的同学已有30多岁，小的才15岁。年龄大的同学学习非常认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而也带动年龄小同学的学习热情。我们78级的确也产生了一批颇具成就的同学，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记：老师曾在原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工作，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文献研究？
述：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当时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主攻方向。我一直喜欢文字方面的东西，尤其喜欢各家学说，所以选择了研究院的医史文献研究所从事文献研究工作。我的老师余瀛鳌是著名的文献研究专家，出身于名医世家（他的父亲余无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经方派），但他主张从事文献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临床实践。3年后我回到了学校的编辑部仍然从事文字工作。
记：老师可以跟我们谈谈当时的医患关系吗？
述：我们学医那时候医患关系还是非常和谐的，病人非常尊重医生，对学医的我们很宽容和理解。记得我在见习的时候，有一次早上跟着护士学习静脉注射，由于紧张没扎准，病人还会主动换一边手对我说：“打这边吧”。他们也希望我们早日成材，能够有更多的医生为病人服务。近年来，医患关系愈发紧张，这里头有很多原因吧。
记：老师在2002年赴香港讲授中医理论相关课程，您认为当时的香港中医氛围如何？
述：香港一直都有中医诊所，也有很好的中医氛围。但当时香港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专门的中医院校，考核制度也不一样，正规的中医并不多，政府希望其中的中医要考牌才能行医，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了中医课程培训。
记：作为医者，想必老师您对2003年的非典印象深刻，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和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述：2003年非典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担心，我身边有些朋友也不幸“中招”，当时确实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这场灾难面前，医务人员总是冲在第一线，给社会作出了表率。我们一附院这边，一直坚持以中医治疗为主，取得很好的效果。我感觉自非典之后，香港、北京等一些地区开始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记：现在中医存在较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在广东省以及香港等地区更能为群众接受，对于这一点，老师您怎么看？
述：广东中医基础较好，这与广东人讲究饮食、养生有很大关系。在海外，一些华人聚居的西方国家，中医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些都与我们中医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及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分不开的。
记：现在的医学专业学费很高，规培补贴却相对较少，不少学生都觉得自己走上了“啃老道路”。对于这一点，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述：成医之路确实漫长，待遇问题是主要的原因。学医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因各种原因，等到比较成熟时可能需要熬到40岁左右。现在毕业了要规培，还有专科医生培训，住院医师要5年才能升为主治医师，接下来还要升副高、正高，确实是很难的啊。
记：据了解，教授您在2004年和澳大利亚文化交流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了《健康与家庭》杂志，当时该杂志在澳大利亚的反响如何？澳大利亚的中医氛围如何？
述：当时做这个杂志时是和一个同学一起做的，澳大利亚申请杂志相对我们国内容易一些，这本杂志是在华人区发放的，在华人区有一定影响，里面的内容有关于一些中医方面的知识，中药，等等，还有一些人物比如这本就写了名医邓铁涛，杂志做了5年，后面因为资金问题就停了。澳洲的中医氛围比较好，政府支持力度较好，中医也逐渐正规，需要考核，达到一定英语水平要求才能给外国人治病。
记：老师多年从事编辑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呢？
述：编辑是“为人做嫁衣裳”的工作。其实编辑应该是一个杂家，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但有人认为编辑工作不过是剪刀加浆糊或者是现在的电脑复制加粘贴。实际上，编辑的目的就是让文章出彩。为一篇论文编辑要做很多工作，为作者审阅文章，读了又读，改了又改，既“推”又“敲”，不断地修改加工、润色，才能让论文刊登发表，真是一件劳心劳累的工作。发表一篇文章至少要半年，要经过专家评审，作者修改，印刷厂印刷等一系列的流程，有时候需要10个月，1年才能发表都是很常见的。
记：我们知道编辑工作相当严谨，那么作为这一块领域的前辈，老师您对现在大学生论文投稿方面有什么建议？
述：对一些考研、保研的学生来说，一篇论文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难度很大，现在有些核心期刊基本上不采用本科生文章，我们的期刊没有这样要求。像你们大一、大二的学生可以多看点学术期刊，积累越多，才能够发表有质量的论文，这对你们评奖学金也有帮助啊。
记：除了编辑工作，老师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后对中医有什么看法吗？
述：中医很有用处，许多人在面对疑难杂症时才想到中医，其实中医中药真的很神奇。我曾经患过严重的扁平疣，试过许多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效果。但在无意之中获得一个验方，用米醋和独头蒜浸泡后外搽，结果治愈了，这其中什么原理也说不上来。所以中医值得学习，回过头来，现在发现中医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
记：听了老师您的经历，作为医学生的我们不禁开始憧憬自己的成医之路了，那么您对我们这些医学生有什么忠告和勉励吗？
述：目标，努力，执着。
记：说到中医，我们身边还真不少非医学生对中医有浓郁的兴趣。而“非医攻博”这个专业层次一直备受争议，坚持这一政策的学校也越来越少，我们学校作为其中之一。对此，老师您有什么见解吗？
述：“非医攻博”多学科交叉，是有益的，比如说本身是英语专业的攻读中医专业博士，可以在翻译中医的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记：今年正值我们学校六十周年校庆，老师您有什么寄语和祝福吗？
述：我希望中医事业前途光明，我们学校越办越好。
记：谢谢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打扰老师了！
附注：照片6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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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吴艳华教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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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吴艳华教授（右二）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游丽梅、邱晶晶、黄紫茵、宋小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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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吴艳华教授与小记者亲切互动
[image: image4.jpg]



图4.吴艳华教授介绍《家庭与健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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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吴艳华教授翻阅向学生记者展示的纪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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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吴艳华教授认真思考回答记者问题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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